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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好兵帅克》是捷克著作名家雅·哈谢克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位

普通士兵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遇到种种磨难并与其赎罪各类人

物错缩交织的感人故事。因为被军队宣布为“白痴”而退伍的帅克以

贩狗为生。一天他在酒馆里议论皇储斐迪南遇刺事件，被秘密警察以

叛国罪名抓入警察局。帅克经历许多波折回到家里，但大战已爆发，

他又被征集入伍。接到通知时帅克的风湿病正发作，躺在床上不能走

动。但是他坐着轮椅，由他的佣人米勒太太推动着，一路高呼爱国口

号去参军。小说以谑而不虐、寓庄于谐，含怒骂于嬉笑之中的绝妙手

法，将残暴腐朽的奥匈帝国及其一切丑恶形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本书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那时候，极端残暴而又腐败

透顶的奥匈帝国为了争夺霸权，就凭借武力奴役虽弱小却倔强的捷克

人民，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捷克民族一员的帅克，表面

上唯唯诺诺，实则内心充满了无限的鄙夷和憎恨，由此他采用了种种

令人哭笑不得的方式与反动统治者进行顽强的抵抗。作品讲述了好兵

帅克从应征入伍到开赴前线这一段经历，以笑骂的笔锋对这个色厉内

荏的帝国内部的强横、暴虐、昏庸无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控诉。它

使当局者怒目切齿，同时也能引起善良的人们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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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在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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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我们的斐迪南就这样被杀死了。”女佣人对帅克先生说。几年

前，当军医审查委员会鉴定帅克为白痴后，他就被退伍还乡，在家以

贩狗谋生，替丑陋的杂种狗伪造正宗血统之类的证明书。 

除了做这种买卖外，帅克还患有风湿病。此时，他正用风湿油搓

着他的膝盖。 

“哪个斐迪南呀，米勒太太?”帅克一面继续搓着他的膝盖，一

边问道：“我认识两个斐迪南。一个是给杂货店老板普鲁什当佣人

的，有一次他喝错了东西，把一瓶生发刻喝了下去；另一个就是斐迪

南·柯柯什卡，他是一个拾狗粪的。我看这两个无论谁被杀掉都没什

么可惜的。” 

“但是，老爷，死的是斐迪南大公呀。就是住在科诺皮什捷的那

个，又胖又虔诚的那个呀。” 

“我的天哪!”帅克尖叫了一声，“这太妙了。那大公的事故发

生在哪?” 

“他们在萨拉热窝杀死了他。老爷啊，您知道吗，还用的是左轮

手枪呢。当时他正带着自己的夫人坐着小轿车兜风呢。” 

“你瞧，多气派呀!米勒太太，坐的还是小轿车呀!当然哪，也只

有像他那样的阔老爷才坐得上啊。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坐一下小轿车

兜兜风就把命给丢掉了。而且还是在萨拉热窝哩，这不是波斯尼亚的

庙会吗，米勒太太?那估计就是土耳其人干的了。本来我们就不该把

他们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抢过来。你看，结果怎么样？米勒太

太，那位大公果然就上了西天!他大概忍受了很长时间的折磨才死去

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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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当场就中弹身亡。您知道，不应该玩那些左轮手枪。前不

久我们老家努斯列也有一位先生玩弄一把左轮手枪。结果是一家人都

被打死了，连门房跑到四楼去看谁在放枪，也给打死了。” 

“米勒太太，有一种左轮枪，你就是疯狂地使劲扳动它也不冒

火，这类玩意儿还真不少哩。不过他们用来杀死大公的那支一定比我

说的那种要强得多；并且我还敢跟你打赌，米勒太太，干这件事的

人，那天他的穿着肯定特别讲究。很显然，向一位大公开枪这事有多

难啊，他绝不像一位偷猎者朝守林人放个冷枪那么容易。问题是你先

得想办法靠近，像他那样的显贵，你要是穿得很寒碜休想接近他?你

得戴上一顶大礼帽，不然还没等你动手，警察就把你给带走了。” 

“听说他们是一帮人，老爷。” 

“那就对了，米勒太太，”帅克搓完他的膝盖，继续说到“举个

例子，要是你想去刺杀一个大公或皇帝什么的，你肯定得找些人商量

合计。俗话说，人多智广嘛。这个人出个主意，那个人再献个妙计，

就像我们的国歌上说的，功德就圆满了，事业马到成功。重要的是你

得瞅准了那位大人的车子开过来的那一刹那。就好比，你还记得当年

用一把锉刀捅死了我们可怜的伊丽莎白皇后的鲁谢尼先生吗，他当时

还和她一起散步哩。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打这件事发生后，就再也

没有哪位皇后敢随便出来散步了。遇到这号事的大人物还有的是，一

个个都会轮到的。你等着看吧，米勒太太，沙皇和他的皇后也会有这

一天的。也许——但愿上帝保佑别这样，或许有一天我们的皇帝也在

劫难逃，既然他们已经拿他的叔叔开了刀。这位皇帝老儿的仇人多着

呢，比起斐迪南来还要多。前不久有位仁兄在酒馆里说得对极了，早

晚那些当皇帝的一个个都得被干掉，即使是国家的军事部门也救不了

他们的命。因为这位仁兄付不起酒钱，所以老板就让警察把他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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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了老板一耳光，又给了警察两巴掌。之后就将他装上囚车押走

了，想给他一点厉害尝尝。唉，米勒太太，现如今的新鲜事儿可多

了。这次对奥地利来说当然又是一大损失。想当年，在我服役的那个

部队里，有一个步兵就开枪打死了一个连长。他拿着一杆上了膛的步

枪，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人叫他别在这里闲逛，可他偏要在那儿

逛来逛去，还说必须要与连长谈话。连长一出来，直接就宣布他不得

离开营房半步。这位步兵端起枪，砰的一声就朝连长的胸膛开了一

枪，子弹穿透连长的后背，办公室也被弄得乱七八糟，墨水瓶被打翻

了，墨水肆意流淌在公文上。” 

“那个步兵后来怎么样啦?”不一会儿，当帅克穿上外衣后，米

勒太太问道。 

“拿了根裤带上吊啦。”帅克边刷着大礼帽边说，“而那根裤带

还不是自己的，还是他谎称自己的裤子往下掉从看守那儿借来的。你

说他还用得着等别人来枪毙他吗?要知道，米勒太太，谁碰上这种事

儿谁的命都架不住。再说那位看守，他也倒霉，丢了饭碗不说，还被

判了六个月的刑，不过他没等服刑期满就逃到瑞士去了，现在在一个

教会里传经诵道。现在，老实人是越来越少啰，米勒太太。我想斐迪

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错看了枪杀他的那个人。他一定是把他看成了某位

绅士，肯定是位正派的人，对自己还满嘴好听的话，歌功颂德。谁知

正是这位绅士把他结果了。这人对他开了一枪还是几枪?” 

“老爷，报上说大公成了个筛子。子弹像倾盆大雨似的一下子全

朝他射过去。” 

“活干得真利索，米勒太太，干净利落。要让我去干这事，那我

得去买支勃朗宁。这种手枪看上去像个玩具，但只需两分钟，就能打

死他二十个大公，管他是瘦的还是胖的。不过，咱们得关起门来，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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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太太，胖的比瘦的还是好打些。人们一定还记得当年葡萄牙人是如

何枪杀他们的国王的。那家伙就很胖。这谁都知道，哪有骨瘦如柴的

国王呢。好啦，我现在要去‘杯杯满’酒馆啦。假如有人来取那只留

了定金的短毛歪腿的矮狗，你就跟他说，我已经把它放在我乡下的养

狗场里啦，前几天，我刚替它剪齐了耳朵，必须等它长好了才能领

去，不然会伤风的。你就把钥匙交给那位女看门人吧!” 

“杯杯满”酒馆里只有一位顾客——干密探的便衣警察布雷特施

奈德。他想方设法和正在洗各种玻璃杯盘的老板巴里维茨说点正经

事，可就是谈不起来。 

巴里维茨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粗人，满嘴脏话，什么屁呀屎的张口

就来。然而他却满腹经纶，像个读书人。他经常奉劝所有人都去读一

读雨果的一本书里的最后一章，指的是拿破仑的一位老近卫军在滑铁

卢战役中给英国佬的最后答复那一段。 

“今年这夏天挺好的。”这是布雷特施奈德郑重谈话的前奏。 

“好个屁。”巴里维茨一边回答，一边将杯盘放进橱柜里。 

“他们在萨拉热窝可给我们干了桩好事啊。”布雷特施奈德感到

有话头了便接上话茬。 

“在哪个萨拉热窝呀?”巴里维茨反问道，“是那个努赛尔酒店

吗?那儿可每天都有人打架的，没有人不知道那个努赛尔。” 

“是波斯尼亚的那个萨拉热窝，老板先生。他们在那儿枪杀了斐

迪南大公。您对此是什么看法?” 

“我一向不过问这类鸟事。谁想让我对这种事发表评论，就让他

来吻一吻我的屁股吧!”巴里维茨先生非常谨慎、礼貌地回答，一边

点上他的烟斗，“眼下，谁要是跟他妈的这类事情搅和在一起，那谁

不就是去找死吗？我是个做买卖的，顾客进门要喝杯啤酒，那我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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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倒一杯。管他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或者死了个什么大公

呀，跟我们他妈的屁都不相干，谁要是显示自己他妈的有多能耐，去

管这类鸟事，我看这多半没好果子吃，就等着庞格拉茨蹲监狱了。” 

布雷特施奈德没再说下去，他四下望了望空无一人的酒馆，感到

非常失望扫兴。 

“这里以前是挂过一张皇帝的像的，”过了一会他又搭讪着说，

“并且就是现在您挂镜子的地方。” 

“嗯，说对啦，”巴里维茨回答说，“以前就是挂在那儿的，可

是苍蝇总在画像上拉一摊摊的屎，没办法我只好将它挪到房顶与天花

板之间的顶间处，那儿最安全。想想看，说不定哪天遇上个爱扯闲话

的，兴许就惹祸上身了。我他妈的犯不着?” 

“萨拉热窝那边肯定糟糕极了，老板先生。” 

对这类居心叵测、单刀直入的提问巴里维茨先生回答起来更加谨

慎小心。“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气候向来都热得受不了。

记得我在那边服役时，他们都得要往我们长官的头上放上冰块的。” 

“您在哪个团服役来着，老板先生?” 

“我可记不住这类屁大的事儿，我向来对这类鸟事不感兴趣，而

且也从不打听过问，”巴里维茨先生回答说，“多管闲事就多惹是

非。” 

这位便衣警察布雷特施奈德就再也不说一句话了。他脸上阴沉不

快的表情一直持续到帅克的到来。帅克一跨进酒馆门槛，就要了一杯

黑啤酒说道：“维也纳今天也披上黑纱了。” 

布雷特施奈德的两眼立刻放射出希望的光芒，简短地接上一句：

“科诺皮什捷也有十幅黑纱披挂在国旗两旁。” 

“嗯，该挂十二幅。”帅克喝了一大口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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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认定要挂十二幅呢?”布雷特施奈德问道。 

“好记呗!一打嘛也好算钱；成批成打地买肯定要比零买便宜得

多。”帅克回答说。 

又是一阵沉默。帅克一声叹息将它打破。“唉，怎么就真的翘了

辫子，上西天了呢？眼看就要当上皇帝老儿怎么就命丧黄泉了呢。想

当年，在我服役的那会儿，也有那么一个将军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嘿，死得是那样从容不迫。当时大伙一心想帮他一把，想重新把他扶

上马背，结果一看，已经断了气，死得干脆利落。他原本也是马上要

被升为大帅什么的，却在那次军事演习中出事了。这些个演习任何时

候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听说在萨拉热窝也有类似的演习。记得有一

次，我还给赶上了，你猜怎么着，他们居然看出我的军服上少了二十

颗扣子，于是便将我送入单人禁闭室，关了我十四天，他们把我的手

脚捆绑在一起，让我不停地翻跟斗所以开始两天我简直就像个重残军

人一样一点都动弹不得。不过话说回来，军队就是军队，就得讲纪

律，否则，一个个都吊儿郎当，我行我素，那像什么样!我们的马科

维茨上尉就经常训诫我们说：‘军纪必须对你们这帮混蛋天天讲，月

月谈，否则你们就会像一群只会爬树的猴子。军队就是要把你们从猴

子变成人，你们这群笨猪。’这话一点也不假。您不妨设想一下，要

是在公园里，比方说就在布拉格的卡尔拉克街心公园里的每一棵树上

都蹲着一位不遵守军纪的大兵，那成何体统!唉，我向来最怕的就是

这点。” 

“在萨拉热窝的那些个事情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布雷特施奈

德把话题又扯了回来。 

“这您可就错了，”帅克回答说，“这是土耳其人干的，是为了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个省才干的。”于是，帅克就奥地利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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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说了一番大道理：“土耳其人于一九一二年

败给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他们想让奥地利出来帮个忙，但

事情与他们期望的相反，于是他们就来枪杀斐迪南。” 

“你喜欢土耳其人吗?”帅克转过头来问酒馆老板巴里维茨，

“你喜欢那群信奉多神教的狗吗?你不喜欢他们，对吗?” 

“顾客就是顾客，”巴里维茨说，“即便他是土耳其人。对于我

们这些做买卖的人来说，政治是他妈的扯淡，没那闲功夫去搭理它。

你们喝酒付钱就行，爱扯什么淡就去扯好啦，与我无关。这是我的规

矩。管他干掉我们斐迪南大公的是他妈的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

是天主教徒还是回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小捷克党人，对我来说

都一样。” 

“那好，老板先生，”布雷特施奈德开始来劲了，他感到有门

了，有希望能从这两人中抓住一点话柄，“可是您不能否认的是这事

对奥地利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呀。” 

帅克替老板回答说：“损失倒是个损失，这不得不承认。而且是

个惊人的损失。他斐迪南可不是随便哪个二百五就能代替得了的。不

过他好像应该再胖点就好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布雷特施奈德更来劲了。 

“我这是什么意思?”帅克得意地回答道，“我是说，他要是长

得再胖一些，那他肯定会在这事之前中风而死的，当他还住在科诺皮

什捷城堡时就不停地驱逐到他领地里去拾柴火、采蘑菇的老大娘们；

他要是长得再胖一些，就不会死得这么丢人现眼了嘛。好歹他也是我

们皇帝老儿的叔父大人呀，他们就这样把他给毙了。报纸整版整版

的，专谈此事，唉，反正是够丢人的了!前些年，在我们老家布杰约

维采的集贸市场上，为了一点小事争吵，他们就拿刀捅死了一个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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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季斯拉夫·卢德维克的牲口贩子。这个卢德维克有个儿子叫博胡斯

拉夫，这事以后，他儿子就没地方去贩卖生猪了，人人都说：‘他就

是那个被捅死的人的儿子，说不定也会是个无赖。’后来，这儿子无

路可走，只好向克鲁姆洛瓦桥下的伏尔塔瓦河纵身一跳。这一来，人

们还不得不下水去打捞他，为了让他醒过来，人们在他的肚子上狠狠

地挤压。大夫还给他注射了一种药水，可结果还是死在了大夫的怀

里。” 

“阁下的比喻似乎有点离奇古怪了，”布雷特施奈德意味深长地

说，“您开始说的是斐迪南，而后又扯出个什么牲口贩子来。” 

“我可没那意思，”帅克申辩道，“上帝为我作证，我可没想把

谁比作谁，老板先生是知道我的，不是吗?我只是替大公的那位寡妇

深表同情与担心。现在她怎么办?留下一群孤儿，科诺皮什捷领地没

有了主人。再去嫁一个什么新的大公?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下场呢，

要是他们再次去萨拉热窝，那她还不得再次守寡?多年前，在赫卢博

卡附近的兹利维地方有个护林人，名字有点怪，叫什么平休儿。他被

一群偷猎者打死，留下一位寡妇和两个孩子。一年后她又嫁给了一个

叫佩皮克·夏沃洛维茨的护林人，这个人又被他们给枪杀了。寡妇第

三次嫁人，还是嫁给了一个护林人，她这次说了：‘事不过三，逢三

遇吉。要是这次再倒霉，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谁知，他们又

把她的新老公给弄死了。她跟那三个护林人丈夫总共生有六个孩子。

有一天，她跑到赫卢博卡地区爵爷府的公事房去诉苦，说她跟这些护

林人遭尽了苦难。于是他们就给她推荐了从拉日茨堡来的一个叫什么

雅列什的捕鱼人。你们猜怎么着，她的渔夫老公在捕鱼时又被他们给

淹死在鱼池里。她跟他又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她又嫁给了一位来自沃

德尼亚的阉猪佬，可这个屠夫在一天夜里用斧头将她杀了，然后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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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自首。当皮塞克法庭准备将他吊起来上刑时，他一口就咬下了神甫

的鼻子，还说他没什么可忏悔的，同时还对皇帝老儿说了些脏话。” 

“那您肯定知道他对皇上讲了些什么啰?”布雷特施奈德满怀希

望地追问道。 

“那我可不能对您说，谁都不敢重讲一遍。听说那话说得又难听

又可怕，以致一名法官听了当场就给吓疯了，至今还把他关在隔离室

里，怕他把此事给抖搂出来。这可不像那些酒鬼喝醉了酒对皇帝老儿

骂骂咧咧的。” 

“那酒鬼们又是如何辱骂皇上的呢?”布雷特施奈德追问道。 

“唉呀，行行好，先生们，换个话题吧!”巴里维茨老板说，

“你们是知道的，我是不喜欢胡扯这些淡的。闲扯，胡扯，最后麻烦

就找上门来了。” 

“您问酒鬼们是怎么辱骂皇上的?”帅克重复一遍后说，“骂什

么的都有，那简直是五花八门。您可以试试，先把自己给灌醉了，然

后等奥地利国歌一奏起，那您肯定就开始数落起皇帝老儿来了。哪怕

里面就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也够皇帝老儿丢一辈子丑了。不过这老头

子说真的还没到该死的地步，但也够他受的了。您瞧瞧这些事，皇子

鲁多尔夫早年夭折，死因不明；皇后伊丽莎白让人用锉刀给捅死了；

弟弟杨·奥尔特生死未卜，音讯全无；一个当上墨西哥皇帝的哥哥也

被人家处死在一个碉堡的墙根前。现在他的长辈皇叔又被人打成了筛

子。真得要有一副铁石心肠，钢铸的神经才能承受得住。要是碰上一

个酒鬼，大发酒疯，冲着皇上大骂开来，他可怎么受得了啊!要是今

天打起仗来，我一定心甘情愿替皇上效力，就是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

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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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克喝了一大口，接着说：“您认为皇上会忍气吞声撇下这事不

管吗?那您太不了解他了。您记住我这句话，同土耳其人开战那是铁

定的事。哼!你们竟敢刺杀我的叔大人，好哇，那我就先给你厉害尝

尝。仗是一定要打的。塞尔维亚和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会帮我们一把

的。不知谁要挨一顿好打。” 

当帅克如此自信地预卜未来的时候，他的神态看起来很是壮观动

人。他满脸纯真，笑得像一轮明月，焕发着热忱。对他来说，一切事

情是如此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也许是这样，”帅克继续描绘着奥地利的前景，“假如我们同

土耳其打起仗来，德国人就会来进攻咱们，因为德国人同土耳其人是

一起的，他们都是些下流坯子。可咱们也能跟法国联合呀，他们从一

八七一年起就看德国不顺眼。等着看热闹吧。仗是一定要打的，多的

我就不说了。” 

布雷特施奈德站起身来脸色庄重地说：“多的您也不用说了，您

跟我到过道那儿去一下，该我给您说点什么了。” 

帅克跟便衣警察来到过道，一个小小的怪事发生了：几分钟前还

是他邻座酒客的人，现在却一边掏出秘密警察的双头鹰证章来给他

看，一边宣称，他被逮捕了，要被立即送往警察署。帅克竭力解释，

一定是什么事使这位先生产生了误会，他可是个清白无罪的人呀，连

一句可能得罪、伤害别人的话都不曾说过呀。 

但布雷特施奈德却对他说，事实上他已经犯了好几桩刑事罪，叛

国罪就是其中之一。 

接着两人又返回酒馆。帅克对巴里维茨先生说：“我喝了五杯啤

酒，吃了一个夹了根香肠的月牙面包。现在再给我来一杯李子酒，喝

完我就得走啦，因为我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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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特施奈德掏出双头鹰证章给巴里维茨先生看，看了他一会儿

之后问道： 

“您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要是您不在店里，您老婆可以来照顾这生意吗?” 

“可以。” 

“那好，一切都弄妥了，老板先生，”布雷特施奈德愉快地说，

“那您就把你老婆叫到这里来吧，把生意交给她，我们晚上就来把您

带走。” 

“您一点都不用担心，”帅克安慰他说，“我也只不过为了一桩

叛国罪才被抓的。” 

“可是我又为什么呢?”巴里维茨先生抱怨说，“我是多么的小

心谨慎啊!” 

布雷特施奈德微微笑了笑，相当得意地说：“为您曾经说苍蝇在

皇帝画像上拉满了屎!我要您把对皇上的种种该死的想法全部从脑子

里挖出来。” 

于是帅克带着他那满脸愉悦，亲切的神情，和便衣警察一起离开

了“杯杯满”酒馆。当他们走上大街时，帅克问了一句： 

“我该在人行道上爬着走吗?” 

“为什么?” 

“我想我既然被捕了，那我就没有权利在人行道上挺着腰杆大踏

步地前行。” 

当他们一跨入警察署的大门时，帅克又说： 

“不知不觉还蛮舒服地就到这儿了。您经常去‘杯杯满’酒馆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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